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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祖鸿往南天潼路走过，碰到洪福
里那幢楼里的邻舍娄阿姨，问起景萱来。娄阿
姨告诉他，景萱已报名到新疆石河子去了。回
了家，祖鸿望着天花板流泪，他哥哥却在一旁
问：“景萱哪能还不来？为何不来？我知道人家
是嫌这个病！哼！久病无孝子，何况……”祖鸿
怕哥哥伤感，对身体不好，分手的事
不提半个字。只说景萱思想积极，自
觉报名去了新疆石河子。天高地远，
一封信要走半个月，搞得他们感情
也疏远了。还听说，她到石河子不
久，就跟一个拖拉机手好了。

一天，祖鸿心情不好，躲到南面
扶梯口对着小花园吹口琴，琴声幽
咽。谁知宝魁嫂抱着小毛头找到扶
梯口，冷冷告诉说：他哥哥中午因贪
嘴，吃了半只清炖甲鱼，没想到傍晚
就吐血了！祖鸿听了大吃一惊，顾不
上吃饭，急忙赶到医院急诊室。祖堃
在重症监护室睡了一天一夜。睡着
了，也不歇些，时不时蹬腿甩手，气
力又特别大，娇鹂根本就管顾不了。
于是，叫祖鸿来陪护。
第二天傍晚，祖鸿刚赶到医院，娇鹂压低

声音，对他忍着泪说：“……他连我都不认得
了！”说着又一阵啜泣。祖堃得知哥哥醒了，暗
自欣喜，可往病床上一看，哥哥还在昏睡，嘴
里发出古怪的咕噜声，还带着尖尖的哮音。娇
鹂把椅子让给祖鸿坐，见他刚下了班，晚饭还
没吃，便削了鸭梨递给他。尽管祖堃神志模
糊，可听见他弟弟的声音，居然一下子就认出
他来了！祖鸿连忙叫着阿哥，还说“那天都怪
我！险些耽误了大事……”不料祖堃迷迷瞪瞪
的，却咧开嘴微微一笑，说：“肯定又到扶梯口
吹琴去了，你心里苦啊。我是生毛病苦，你是
心苦……”祖鸿听了一愣，原来，哥哥知道他
在吹口琴，却从无怨言。祖鸿说：“原谅我，阿
哥！我太不懂事了！”谁知突然之间，祖堃脸上
掠过一丝狞厉，高声说：“覅以为我都不晓得！
还‘冲喜’呢！我根本就没讲过这种混账话，你
也胆子忒大了！”原来，景萱一个人已经偷偷
跑到河滨大厦，跟祖鸿见过面了……
祖堃伤心至极，气急攻心，猝然神志混乱

起来，痉挛着大喊大叫，一面紧紧抓住妻子的

手，一面望着弟弟。“我晓得你的心思，你覅景
萱，是不是心里还有一个人？”他狞笑着，又扭
头冲妻子说：“你跟祖鸿倒是蛮般配的。告诉
我，喜不喜欢他？”娇鹂、祖鸿顿时错愕不已。
娇鹂噙泪说：“这是什么话呀！”祖鸿说：“阿哥
脑子不清爽，嫂嫂覅放在心上……”一听此
言，祖堃脾气变得越加暴虐，一面擂床摔东

西，一面大喊“我脑子煞清爽”，又咄问
妻子：“给我说中了，对不对？覅不好意
思！”娇鹂又委屈又气愤，可拿一句狠
话回应，又不忍。
刚巧，护士来换盐水瓶了。祖堃喊

住护士，指着妻子、弟弟愤愤地说：“当
着我的面还眉来眼去的！你们都巴不得
我死！死了你们就称心了！”蓦地，祖堃
松开了妻子的手，颓然闭上眼说：“我倦
了，让我睡一会。”护士看在眼里，等到
了病房外，朝娇鹂、祖鸿招了招手。他们
跟过去，护士于是告诉他们：轻度肝昏
迷病人暂时出现意识障碍、说昏话，这
是正常现象，别介意。经护士这么一说，
娇鹂、祖鸿方才如释重负。
一个礼拜后，祖堃出院了。至于他

跟妻子、弟弟讲过什么话，竟一点都不
记得。自打祖堃一贪嘴，吃了清炖甲鱼害肝昏
迷，娘舅知道后一通责备，吓得娇鹂再不敢贸
然依从病人了。秉逊郑重关照，患肝硬化酒一
点都不能沾。“万一你劝不听，就叫他来找我，
我倒要问问，到底是性命要紧，还是嘴巴？”他
特意提醒，“你们夫妻顶好也不要在一起，以
后日子还长。”娇鹂脸一红，说：“我同他分开
已快三年了！”秉逊又叮嘱说，祖堃他们弟兄
俩接触多，也要特别当心。

祖堃吃了亏，再说有娘舅的尚方宝剑管
着，也不敢造次了。经过妻子、弟弟一番精心护
理和中药调养，他病况已出现好转。一天，娇鹂
从阳台返回房间，祖堃正在听他弟弟吹口琴，
没想到有这么动听，便要妻子一起听。娇鹂在
一旁边给阿四喂奶边听着，虽然不知道这魔匣
吹奏些什么，听了却感到很温暖、很美妙。祖堃
听了也大受感动，说口琴好是好，可好像琴声
带着小钩子，心里被扎得难受，受不了。见兄弟
似乎有些感伤，还对妻子殷殷深情地说：“可要
多关心关心祖鸿，他的事都是我们给拖累的。
我身体不好，你就多费心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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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 ! ! ! ! ! ! ! ! $#发现有个婴儿在哭

八月的杭州，连空气都是发烫的。可对我
来说，最煎熬人的还不是这人人畏惧的酷暑，
而是女儿的白血病。落实到眼前，那就是———
供者！治疗白血病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移植。移
植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供者造血干细
胞的质量。医生移植技术成熟与否，也往往体
现在对供者干细胞的选择上。有的白血病患
者，由于长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供者而无法进
行移植，再高明的医生对此也爱莫能助，眼睁
睁看着病人撒手人寰。我所敬重的一位文艺
界领导，不幸被确诊为白血病，就是由于找不
到合适的供者，在新时期中国文学蓬勃发展
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大家。许多作家都为
此扼腕痛惜。理想的供者是移植成功的一半。
从这个意义上讲，供者就是患者的救命恩人！
可汪泉的这个救命恩人在哪里呢？记不

清多少次了，在这酷热难熬的不眠之夜，这个
问题就如同一枚钉子牢牢钉在我心窝里。一
切的一切，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汪泉血脉里
流动的并非是我和温小钰身上的血。她是一
个至今不知来历的弃婴，是上苍对小钰和我
的宝贵恩赐！
那是三十七年前一个冬天的早晨，天刚

蒙蒙亮，北风呼啸，冰雪覆盖着内蒙古首府呼
和浩特大地。我们在与我家仅一路之隔的内蒙
古医院走廊上发现有个婴儿在哭，周围已围着
一群早晨上医院挂号的人。那弃婴被人扔在走
廊长椅上，哭声喑哑，啼哭的时间显然已经不
短了。脏兮兮的单薄襁褓外，落着一层细细黄
沙，两只眼睛发炎溃烂。不过小钰凭着女人特
有的精细，一眼就看出那婴儿眼睛长得很好，
睫毛浓密，有点像内蒙古当地人所说的二毛毛
眼。围着的人们议论纷纷。这个啧啧有声地感
慨：“这孩子太可怜了，看上去生下没两天，就
让狠心的爹娘给埋（内蒙古当地话，意即扔弃）
了！”那个大声赞叹：“这小家伙的命也真硬，这
么冷的天还没给冻死！”大家对弃婴都深表同
情，说有哪个好心人快把这孩子给要下了吧，

也算是积德做件善事！
一直挤在前边的小钰面对

着这个可怜的弃婴眼圈红了，回
过身来凑到我耳边低声说：“这
孩子太让人同情了。浙成，我们
把她抱回家去吧！”说实在的，我

当时没有思想准备，有点犹豫，一是觉得自己
尚年轻，倾向于自己生；二是受传统观念影
响，即便要孩子也最好是个男的。小钰自然明
白我的心思，猛做我工作：“女儿好，女儿跟爹
娘贴心，长大了懂得心疼爹娘！”我理解小钰
的心情。她小产过后身体不好，一直在吃药，
也就同意了。内蒙古医院护士和围观的人对
我们的行动大加赞赏，让我抱着孩子上妇产
科补办个出生证明，好上派出所报户口。
在办理手续时，医生问我们：“这出生证

上孩子的生日该填哪天？”小钰问医生：“你们
有经验，估计她生下有几天了？”医生从桌子
后面站起来，端详了一眼躺在我臂弯里脏兮
兮的孩子。大家忽然发现，小家伙已经无限信
赖地依偎在我怀中安详地睡去，一只小手还
紧紧抓着我的衣襟，仿佛将自己小生命无保
留地交付给了陌生的爹娘。小钰忍不住俯身
在孩子皱巴巴的脸蛋上亲了一下。
医生说：“超不出一个星期，等会儿清理

时再看看脐带的情况。”陪我们来办手续的护
士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哈，你俩和她真是
有缘分了，刚才还又哭又闹，这会儿在爸爸怀
里安安静静可乖了。她认下你们这两个好心
的爹娘了！”
听了护士的话，小钰忽然心有所感，对医

生说：“这样吧，就写今天的日子，! 月 !!

日！”她转过头来征询我的意见。“现在我们谁
也无法确定这孩子出生的准确日子，对我们
三口之家来说，重要的是今天，今天是她新的
命运的开始。再说，这 !!的数字，也是她爸爸
和我们的一个秘密。浙成，你说呢？”
没想小钰想得这么周全，我除了欣然同

意还能说什么？不过我灵机一动，突然开玩笑
说：“让咱们问问小家伙同不同意？如果孩子
哭了，就表示反对。”小钰凑到孩子面前，母爱
十足地柔声问道：“嘿，小家伙，你好好听着，
同不同意爸爸妈妈这个选择呀？！”
小家伙一声不响，依然闭着眼睛，在我怀

里呼呼睡着。


